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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海制图

“

为圆明园绘制“基因图谱”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打造更丰富的形象

2007 年，圆明园发布了官方标识，标识由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设计，他巧妙地将

“圆明园”三个篆体字变形为圆明园的标志性遗
址“大水法”。此后，这个大气庄重、底蕴深厚的
标识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圆明园的代表符号。

然而，在 10 多年后的今天，当朝珠被做成耳
机、雍正皇帝变成“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国内的
文博机构早已不是此前那般严肃的样子，而是
以更丰富、更有趣的面孔面向大众。对于圆明园
来说，仅有一个官方标识已经远远不够，它需要
更多生动的形象。如何打造这样的形象？圆明园
将目光对准了高校。

2018 年 1 月，北京交通大学圆明园研究院
成立。该研究院成立之后立即启动了六个项目，
其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它的名字叫作“圆明园
文化基因图谱研究”。

“基因图谱”本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
为何会与圆明园产生关联？“这个名称主要是基
于项目的系统性，它既有别于‘历史文化研究’，
也不能简单归之为‘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我们是要在对圆明园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梳理
的基础上，对圆明园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进行
分类分级，再将这些文化符号进行可视化转化，
最终形成一套准确、完整、实用性强的视觉识别
系统。”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张
野解释说。

兼任北京交通大学圆明园研究院院长的张
野，负责该项目的设计研究工作。项目的基础研
究工作则由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
授刘捷带领团队完成。“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定
任务，我们干体力活儿。”张野说。

图标、图案和图像，是这个项目设计部分的
三个关键词。

所谓图标，就是把圆明园历史文化中有价值
的元素做成简单的小图标，这种图标能应用在导
向牌上，也能作为手机 App 的按钮。图案则更复
杂一点，需要一个“转译”的过程，比如将有关圆
明园的一些名画转化为风格更简洁和现代的矢
量图，使其能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比如印
在 T 恤衫或者杯子上。如果说图标和图案是再创
造的产物，那么图像工作则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我们从专业角度出发，挑选出更有价值的图片。
比如，有五张同样是大水法的照片，我们会推荐
出对公众传播时更好的一张。”张野介绍说。

设计处处有巧思

不久前，“圆明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一期）
结题。一年多时间里，张野等人在人物、建筑、花
鸟、文物和名画等五类图谱中均做出了成果。

“一期工作中的人物图谱主要做的是皇
帝。”张野介绍说，在圆明园生活或工作过的皇
帝一共有六位。“我们把这六位皇帝根据古代

画像重画了一遍，将一些写实的部分变抽象，
然后将其做成矢量图。矢量图的好处是可以无
限放大、缩小，不受原图的限制，应用起来更加
方便快捷。”

建筑图谱的绘制是一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张野的团队用线描的方式将方壶胜境等建筑绘
制出来，风格更为现代，非常适合应用于文创产
品。此外，圆明园中有代表性的动植物、为人们
熟知的文物和名画等，也都在研究团队的手下呈
现出新的面貌。

在这些成果中，图标设计看起来最不起
眼，但张野说，它们却是最费工夫的部分。蓬岛
瑶台、大水法、万方安和、春泽斋、福海、九州清
晏……要想将这些景致转化为简单的图标，其
实并不容易。

“比如，人人去圆明园都是奔着大水法。这
个遗址本身是个很复杂的西洋建筑，但图标设
计要求我们必须在几笔之内将它最主要的特点
呈现出来，让大家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大水法。这
样把它放在地图、导向牌、手机 App 等载体上面
就非常合适。”张野说，“可是难点也就在这里，
用最少的线条呈现出复杂的东西，又要做到醒
目、可识别、美观，这没有长时间的反复训练是
无法做到的。我们对图标的要求是少一笔就不
成立。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开了无数次会，
改了几十稿，花了一年多才做出来。”

这种“纠结”在字体选择上也显露无疑。此
前，与圆明园官方标识搭配的字体并没有标准模
式，有时用宋体，有时用楷体，有时还用英文花体
字。“就是怎么看都别扭。”张野打趣说。此次，设
计团队将圆明园标识中的字体定为康熙字典体。

“标识中的字体需要符合两个原则：一是要
好认，也就是识别性要强，比如行书、草书写出来
大家不好认，就无法使用；二是得有古风，符合清
代的文脉，比如宋体、楷体都不能代表这个时代，
也不能选。最后我们确定了康熙字典体，它传播
广、认可度高、有稳定字库，是最适合的字体。”

有时，设计人员的巧思也许并不能被人们轻
易发现，但却在实际应用中有着非常关键的作
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给圆明园的官方
标识设计了几个版本，有复杂版、简单版等等。
复杂版的线条较粗，缩到很小时就糊成一片了，
所以必须要再设计一版线条较细的。设计工作
必须时刻考虑实际应用。”张野说。

为文创产品服务

“设计工作就像是带着镣铐跳舞。”张野说，
“一个优秀的设计既要有美感，更要符合规范。
所以做设计的人往往是理性和感性并存。‘圆明
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中的设计作品也是理性和
感性结合的产物。”

在张野看来，与故宫等其他文博机构相比，
圆明园最特殊的一点就在于“非在场”。“所有的
地标都不在现场了，都被烧毁了，我们只能凭借
古籍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去想象，这需要感性思
维。但同时，我们的设计必须要最大程度地体现
实用性。”

“圆明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中的设计成果
最重要的应用方向之一就是文创产品。研究团
队为圆明园做了系统的文创调研报告，从消费人
群调查到竞争对手文创数据分析，再到定价策
略、广告语设计、产品定位等都包含在内。

“这些图标、图案和图片设计好之后，制造文
创产品就非常容易了。比如，将皇帝画像往矿泉
水标签上一放，再配上‘朕知道爱卿渴了’‘天干
物燥、喝水美颜’等流行语，就形成了非常好玩的
文创产品。再比如，将我们设计的花鸟图案放在
地图的相应位置或者导向牌上，就是一个很好的
圆明园博物指南。我们做的是基础工作，它可以
取之不竭，演变成各种应用。”

在张野看来，“圆明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
（一期）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完成标志着
圆明园拥有了首个具有独立原创知识产权的图
案设计资料库系统。“我们再也不需要去使用别
人的设计，别人也无法随意使用我们的设计，这
让圆明园整体形象呈现更加规范，质量也更加稳
定。”张野说。

像画宝杰这样的“植物标本”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那是今年夏天很普通的一个周末，太阳辣
得刺眼。画宝杰说，要让孩子们见证一个“奇
迹”。他抓起一把翅果，努力把它们抛到半空。

“哇！”孩子们惊呼。枫树的种子打着转飞了起
来，在光线的映衬下忽闪忽闪……这是画宝杰
在近日举办的自然笔记分享会上提到的最浪
漫的时刻。

画宝杰，一个听上去特文艺的名字，而他本人
一直不曾跟艺术、美学打过交道。他是一家互联网
企业的产品经理，过着“996”的日子。可自从几年
前的一个偶然，他掉入了自然观察圈，从此绘画、
摄影、手作、写作一一上手，练就了一身美的本领，
如今他还是孩子们自然观察课堂的“导师”。

“我常常喜欢把自己当成一件‘植物标本’
介绍给大家。”画宝杰说，他的身上没什么特殊
的标签，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样本”，是很多人
都可以成为的样子。

自然观察与创作

2013 年以前，画宝杰和许许多多得了“自然
缺失症”的成年人一样，只是活在钢筋水泥的世
界里。直到一个夏日的午后，雨过天晴，他和同
事们在楼顶目睹了壮观的“双彩虹”。

在朋友的分享下，他尝试每天到北京奥森
公园健走。起初只是为了健身，渐渐地，他开始

好奇，一路上遇见的各种植物究竟是什么。
没过多久，每天观察植物取代了健身———今

天会遇到什么植物？哪些植物开花了？哪些植物
结果了？

随之，他也开始关注生活周边的自然，小
区、街道、公司的绿化植物，甚至是超市内里的
果蔬区。

“首先，我对自然观察的认知就是好玩。”画
宝杰说，除了满足好奇心，在进行自然观察的时
候，他时常会捡回一些落叶、枯枝、果实，用各种
瓶瓶罐罐和收纳盒把它们装起来展示。“我后来
才知道，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个正式而优雅的说
法，叫做‘自然物收集’。”

从此，画宝杰便一发不可收。
他开始制作植物标本、书签。秋天，叶子刚

刚开始变色，红色、黄色在绿色的叶片上晕染，
他最喜欢收集这种过渡期的落叶，“充满不可捉
摸的变化”。落花也是用类似的做法，压制保存，
还学着拼出各种造型。

他还插花，制作装饰画。从自然观察到自然创
作，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博物天地。

“当我重新看待身边的叶子、花、树皮、果实、
种子，想去更好地承载它们，把它们加以转化之
后，它们会呈现出另一番样貌。这种美，时常让
我感到很富有。”画宝杰说。

分享给更多人

为了不让这种难能可贵的方式随着时间流
走，画宝杰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森林笔记”，
一方面是鼓励自己持续地记录所观察的植物，另
一方面也想把自己的发现传播给更多人。

从文字、图片到 Vlog，这些内容形式也不断
要求他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他通过看书、检索
信息，参加线上线下的活动自主学习，观察和记
录的能力很快有了提升。

2016 年，画宝杰的自然观察到了一个进阶
的阶段，他想要尝试主题性更强的东西。比如，
用一年时间，周期性地对固定地点进行持续性地
观察和记录。

一次搬家，画宝杰被吸引到了清华校园。于
是，他每月 2~4 次前往清华观察植物，每次记录
1~2 种。从 2 月到 12 月，从初春到隆冬，他重点
记录了清华校园内的 43 种植物，做了 29 篇详细
的自然观察笔记。

对想要入门自然观察的朋友，画宝杰最为推
荐的就是自然笔记，这是一种以日记体的方式，通
过手绘和文字记录对大自然观察的一种方式。

“不要把自然笔记想象成一件特别专业的事
情。”在他的理解中，自然笔记的内容结构是极为
随意的，只要是有趣的发现，就随手画下来、写下
来，“碎片化”也没有关系。只要学习掌握了一些最
最基本的规则和方法，自然笔记谁都可以做。

“重要的是，每一次认真的记录其实都在无
形中完成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观察，这样的
深度观察后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就能带来
更多新的发现和感知。”他甚至还把这种习惯延
伸到了博物馆参观中。

自然观察笔记日积月累，画宝杰心里萌生了
一个小小的情节———我能把它们集结成书吗？

“不可能有出版社找我，我索性就用自己的
方式来做。”画宝杰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做出
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书。集排版、设计、选纸、打印、
装订技能于一身的他，一点一滴都是从网络教程
中自学的。

没想到的是，画宝杰竟因此奇迹般地收到了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邀约，手作书真的“逆袭”
成了出版物。今年夏天，这本《清华自然观察笔
记》已经正式上市。

教养之道

画宝杰有个 9 岁的儿子。
顶着西瓜头，穿着小背心，赤着脚丫子，坐在

偌大的木制书桌上，各种博物手作都是他的背景
板。画宝杰的这张摄影作品美好得就像一张明
信片。

可真实的生活哪有那么纯粹。“在海淀区，
当一个面临升学的孩子家长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你们懂的。”画宝杰说。

是自然观察让他得到了一点释然。由于工
作的关系，画宝杰自认并不是照料孩子最多的
那一个，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孩子的成长教
育。“我深深地知晓，严苛的知识学习是现实提
出的要求，但这并不是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要吸收的全部。”画宝杰说，学习的方式有很多
种，“我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身体力行地告
诉他，什么是求知和创造。”

只要时间允许，画宝杰都会把孩子拉到自己
的博物世界里，一起进行自然观察、记录和创作，

让孩子自然而然地接收和感知世界带来的信息。
“我不确定孩子是否真的懂得，也不知道这些经
历与他的未来是否会产生决定性的关联。但我
非常笃定的是，抛开任何所谓长期的回报，此时此
刻，在一起的我们很快乐，这种快乐在他的成长中
必不可缺。我也相信，我不必说什么，只是提供一
种环境，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未来，当
他遇到合适的阳光、雨露，就会生根发芽。”

大自然的回馈

自然观察到底有什么用？
卢梭在《植物学通信》中曾经说过：你一定不

要给予植物学一种它本身所不具有的重要性，这
是一种纯粹出于好奇的研究，除了一个喜欢思
考、心性敏感的人通过观察自然和宇宙的神奇所
能得到的快乐之外，它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对画宝杰来说，他看待生活，甚至是生命的
视线都变了。

互联网行业是世界上最忙碌的行业，养娃的
日子是最让人操碎心的日子，两者其实是一种同
样的生活，都带着功利主义的目标。

“如果有一个出口，不用过分计较成败得失，
只有单纯的、没有任何约束的片刻，这对我们常
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成年人是最珍贵的。”画
宝杰现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爱好、乐
趣，现实的生活要怎样扛下去。

人近中年，事业、家庭所要求的“成长”是变
本加厉的，身体却渐渐跟不上，有时它会把人扭
曲。“当我与天地自然产生了一种连接，我的心
也变得沉了下去。”画宝杰不想再一味追求生活
里那些快速、高效、规模化的增长，而是学会把握
一种平衡、一种稳定。

画宝杰十分喜欢香椿的果实，因为它就像一
件精巧的手工艺术品。

新家的门前，恰好有一株香椿树，他每次出
门都会经过。夏季，看着它花开花落；秋季，看着
它结出椭圆形的果实；立冬之后，有一天夜晚狂
风大作，第二天出门，他在香椿树下看到了好多
被大风吹落的香椿果枝。等了整整一年，他终于
把心爱的香椿果实带回了家。

很多时候，自然物收集是从植物身上采摘
的，这样当然更有效率。但在画宝杰的心里，这
不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等待、顺应才是对生命
最大的善意。

“OK 是冰岛第一座失去冰川资格的冰
川。在未来 200 年里，剩下的所有冰川也将
跟它一样走向死亡。之所以立这块牌，是因
为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应
该做些什么。但只有未来的你，知道我们有
没有真的通过行动，拯救了剩下的冰川。”

———近日，冰岛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追悼
会，悼念一座曾经活了 700 年、被科学家们
亲昵地称为“OK”的冰川，并在该冰川原来
活过的地方树起一块纪念牌，上面雕刻着来
自冰岛著名作家安德利·斯纳尔·马格纳森
写的这封“写给未来的信”。

冰岛位于北极圈边缘，有着地球上最奇
特的地质景观和自然风光，除了拥有丰富的
地热资源外，其境内还有超过 400 座冰川。
而今，OK 成了第一座被除名的冰川。OK 原
来是一座火山口上的冰川，在 1986 年时它
还覆盖了这座火山北部的一大片区域，而到
2019 年，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白点。

“这块纪念牌将是第一块为气候变化而
消失的冰川而立的，铭记这一刻是为了引起
人们对正在失去的东西的注意。”莱斯大学
的人类学副教授西门妮·豪表示，“这些冰体
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储备，而冻结在冰体里
的是大气层的历史。它们通常也是重要的文
化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关于 OK冰川消失的纪录片
《不 OK》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上映。主办
方鼓励人们加入徒步登上 OK山的活动，在
这座冰川完全消失之前看看它的残骸。“我
们要强调的是，应对冰川的迅速消失和气候
变化的持续影响，是我们活着的所有人的责
任。只是对于 OK 冰川来说，这已经太晚
了。”豪说。

“人类应该做的就是为生命的存在感到
幸运……坐下来喝杯啤酒，放松。这就是为
什么在真正学会享受生活之前，人们不得不
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起点的原因。”

———卡里·穆利斯一生过得洒脱随性，
丰富多彩，如此完满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
那样。8 月 7 日，这位因开发了聚合酶链式
反应法（PCR）而获 1993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
科学家因肺炎去世，享年 74 岁。

穆利斯于 1944 年 12 月生于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上世纪 50 年代，穆利斯即对化学
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时
就学会了如何用化学方法合成和制造用于
火箭推进的固体燃料，从此走上科研道路。

穆利斯古怪的天性和他的才智一样闻
名。他曾在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化学博
士学位后，不务正业去写小说，虽然这段时
间他锻炼出不错的文笔，后来他又去开面包
店。这种任性连他的朋友托马斯·怀特都看
不下去了，后者几番劝说，终于把这个天马
行空的朋友拉回科研界。穆利斯在 Cetus 做
了七年的 DNA 化学家，正是在那里，也就是
1983 年，穆利斯做出了改变世界的成就———
发明了 PCR 技术。据说，他的这一发现还激
发了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利用化石 DNA 克
隆恐龙的灵感。如今 PCR 已成为生物化学
和分子生物学的一项核心技术。

1998 年，穆利斯写了一本幽默的自传
。在书中他

质疑 HIV 病毒导致艾滋病，认为并无足够
的科学根据，还公开表示他对占星术的支
持。这些言论曾引发诸多争议。

“古树是城市的‘活文物’‘活历史’，抢
救、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和延续北京历史文化
的一部分。

———近日，北京绿化基金会“救助古树
你我共行动”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正式上
线。这是北京绿化基金会今年设立的古树名
木保护专项基金首次向社会募资，该基金会
理事长杨树田向公众如是表示。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古树名木资源调
查显示，北京共有 4 万多棵古树年龄超过
100 年，其中有 6100 多棵年龄超过 300 年，
最长寿的达到 3000 岁。将近半数的古树分
布在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名园。

古树专家认为，处于衰弱和濒危状态的
古树，主要原因是树木随着年龄增大，吸收
养分和再生能力下降，无法满足生长需要；
其次，部分古树所处的土壤环境恶化。此外，
自然灾害、病虫害、人为影响根系发育等因
素也不利于古树的生长。因此，与普通树木
相比，保护古树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
术。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提供的数据，
一棵古树每年的养护费用在 900 元到 1800
元人民币之间。如果树势衰弱严重，需要采
取综合复壮措施，那么养护费用就可能达到
两三万元，甚至更多。

据悉，“救助古树你我共行动”项目不仅
要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还要参加“九九”全
国公益日活动，基金会网站也同时开通了救
助古树捐资通道。古树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并在改善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让
它们健康地生长，需要全社会参与和关注。

（周天）

声音

在 OK 冰川活过的地方树起纪念牌，上
面雕刻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画宝杰

绘制人类基因图谱是为了破译人类遗传的密码。
同样，为圆明园绘制一幅“基因图谱”，也是为了破译这
座皇家园林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密码。


